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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凉山在人们的印象中，是
那么遥远，又是那么神秘。近
日，我走进四川大凉山，感受了
这个彝族聚集地的历史文化和民
族风情。

一步跨千年

到达凉山州首府西昌市，已
是傍晚时分，下榻在邛海边上的
一家酒店，热情好客的主人，让
我们品尝了彝菜坨坨肉的滋味。
次日上午，雨后天晴，我们一行
前往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参
观，路上我暗自思忖：参观过许
多博物馆，第一次听说还有奴隶
社会博物馆。不一会，车行至山
脚下，下车看到墙壁上写着“凉
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这个
博物馆坐落在半山腰，面向邛
海。馆前陈列着一座大型雕塑，
名为“凉山之鹰”，彝族人自称
为鹰的后代。雕塑主体是一位剽
悍魁伟的彝族汉子，腰插短刃，
面对浩渺的邛海吹起号角，身姿
前倾，仰望高山上的白云，像即
将振翅腾空、一啸冲天的鹰，表
现出彝族人勇武刚强的性格。

在博物馆祭祀台的后方，还
有两座雕塑，分别是一堆被斩断
了的粗壮绳索、一副被打开了的
金属锁链和镣铐，表现的是彝族
人民摆脱野蛮的奴隶社会制度，
获得翻身和解放。

凉山彝族人在1956年以前
还保留着奴隶社会制度。凉山彝
族奴隶社会博物馆是我国唯一反
映奴隶社会形态的专题博物馆，
馆藏文物和图片有4000余件，
向人们展示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
产生、发展、衰亡的历史轨迹。
我在等级和阶级展览部分驻足细
观，心情格外悲愤和沉重。彝族
奴隶社会划分为五个等级。兹莫
是最高等级，占总人口的1‰，
元代以后有些兹莫被中央王朝册

封为“土官”，汉语称为“土司”，
明清后逐渐衰落，只统治十分之一
的地区；诺合是贵族，占总人口
6.9%，汉语称为“黑彝”，在其区
域内统治着曲诺、嗄加、嗄西三个
等级；曲诺占总人口的50%，汉
语称其为“白彝”，曲诺虽然是被
统治阶级，但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和
权利；嗄加占总人口33%，汉语
称其为“安家娃子”，他们没有迁
徙的自由，住在其主子的住宅旁，
随时供驱使，没有完整的亲权，所
生子女按比例抽给主子作嗄西；嗄
西是最悲惨的奴隶，占总人口的
10%，汉语称为“锅庄娃子”，绝
大部分是从外地抢掠、贩卖过来
的，少部分是抽嗄加子女构成，毫
无人身权利，财产一无所有，任意
由主子转卖、转让、抵债。成年
后，主子根据其血缘关系择异性嗄
西与其婚配，给一居所，分一块耕
地，与主子分居分食而上升为嗄
加。

1956年，凉山实行了伟大的
民主改革，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彝族
奴隶制，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凉
山彝族人民一步跨千年，迈进了崭
新的社会主义社会。

彝海结盟

早就听说过彝海结盟的故事，
但只知大概，印象不深。这次我们
从西昌出发，驱车一个半小时来到
结盟地冕宁彝海。一下车，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台阶上高高竖立着的一
座气势宏伟的由刘伯承、聂荣臻、
小叶丹和沙马尔各组成的群雕纪念
碑。我们默默地仰视许久，然后走
进纪念馆参观，馆内的彝族讲解员
向我们介绍了当年红军长征路上经
过此地时彝海结盟的故事：

1935年 5月，长征途中，毛
泽东等率领中央红军来到大凉山冕
宁县，22日，先遣部队司令员刘
伯承、政委聂荣臻率部到达彝海附

近，被果基家支彝民阻拦，红军进
彝区受阻，并处于被包围的态势。
刘伯承当即布置自卫阵地，聂荣臻
负责带队喊话，向沿途的彝民宣传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中国工农
红军的纪律及其主张，同时开展对
当地彝族民俗习惯的调查。

居住在彝海羊坪子的果基家支
头人果基约达（小叶丹），自幼聪
明过人，为人仗义，既精通彝族典
故和习俗，又通晓汉语，在当地有
很高的威望。他听到了红军的宣传
后，派懂得汉语的沙马尔各去探听
情况，得知红军是一支旗帜鲜明主
张民族平等、反对民族歧视的好队
伍，并有邀请彝族头人去谈判的意
愿，果基约达当即带着十余名随
从，前往喇嘛房，见到了红军干部
冯文彬、萧华。他说：“我是果基
约达，我要见你们的司令员。”冯
文彬、萧华就带着果基约达一行到
彝海边与刘伯承会面。

会面后，刘伯承向果基约达讲
述了红军是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维
护群众利益的部队。他讲到红军是
专打国民党刘（文辉）家军的，对
彝族人民没有恶意，红军解放弱小
民族，尊重彝人风俗。交谈中，果
基约达感受到与其他汉人打交道时
从未有过的平等和尊重，从而产生
了与刘伯承结拜为兄弟、保红军从
果基家支的地盘安全过彝区的想
法。刘伯承也从果基约达口中进一
步了解到彝人更多民族习惯，在知
道果基约达有与自己结拜为兄弟的
想法后，欣然同意。双方决定，按
彝族习俗歃血为盟，果基约达让人
找来一只鸡，因一时找不到酒，刘
伯承让警卫员舀来彝海中的水，以
水代酒，杀鸡取血滴入碗中，两人
喝下“血酒”，结为兄弟。

彝海结盟后，5月23日，刘
伯承代表红军授予果基约达“中国
夷民沽鸡支队”队旗，并赠送了枪
支，果基约达派向导护送红军顺利

通过百里彝区，为红军强渡大渡河、
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从纪念馆出来，我站在彝海边
“取水处”。其实，彝海不是海，它
是高山淡水湖泊，虽然湖面平静清
澈，但我的心却泛起阵阵涟漪。

彝族火把节

在凉山短暂停留的几天时间
里，与当地人聊天，会经常提起火
把节，说“火把节”有“东方狂欢
节”之称，一般在每年农历六月二
十四至二十六晚上举行。

火把节在凉山彝语中称为“都
则”，即“祭火”的意思，它的起源与
人们对火的崇拜有关，其目的是期
望用火驱虫除害，保护庄稼。彝族
人把火视为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把火视为防身、取暖、照明、祭祀、庆
祝和烹调食物的重要手段，因此，彝
族人对火有敬畏和感激之情。

到了节日，要杀牛、杀羊，祭
献祖先，庆祝五谷丰登。一般欢度
三天，头一天全家欢聚，后两天举
办摔跤、斗牛、拔河等丰富多彩的
活动，然后举行盛大的篝火晚会。
当夜幕降临后，人们挥动火把，成
群结队绕村串寨，翻山过田，互相
往对方的火把上撒松香粉，打火把
仗，满山遍野照耀得如同白昼。按
彝族的习俗，在火把上撒松香粉，使
火把“嘭”地腾起一团团绚丽的火
花，并扬起一股香气，是表示一种美
好的心愿：后辈对老辈撒，是尊敬，
祝福长寿；长辈对晚辈撒，是爱抚，
祝愿吉利；同辈互撒，是友爱；青年
男女互撒，则是恋爱的开始。

凉山彝族火把节，在西昌演绎
得淋漓尽致，也使西昌成为全球唯
一能够玩火的城市。明代诗人杨慎
曾在西昌泸山夜宿时写下“老夫今
夜宿泸山，惊破天门夜未关，谁把
太空敲粉碎，满天星斗落人间”的
千古佳句。

如今的大凉山，已经揭开神秘
的面纱。州府西昌，更是闻名中外
的航天城，一城山水半城湖，这里
气候宜人，有“小春城”之称。凉
山自然风光美，民族风情浓，来这
里旅游、疗养、投资、合作的人络
绎不绝，凉山和宁波虽隔千山万
水，但东西部山海协作，又续写了
彝海结盟的新篇章。

大凉山并不神秘

那抹红
是奋进的初心
在璀璨的夜色里
流淌着流光溢彩的故事
灯火中的帆影
是城市奋发的旗帜
鼓动着澎湃的激情
拍打着两岸的日新月异

扬帆启航吧
没有等待，只有乘风破浪
每一段旅程都是斑斓的回忆
每一个日子都是缤纷的开始
在那个三江竞流的地方
一城的梦想像星空一样灿烂

扬帆启航
南竹 摄 小松 诗

炎炎夏日，当父亲从厨房里
端出一盆刚煮好的秋葵时，腾腾
热气中，淡淡的汁水里浮起一片
深绿，放在青花瓷盆里犹如一只
只小小的竹排整齐列队着。清煮
的秋葵，蘸些许酱油吃起来丝滑
不腻，清香扑鼻，让我在这个暑
热难耐的夏天顿时食欲大增。

秋葵是一种蔬菜，酷似辣椒
形状，毛茸茸的外表，棱线分明，
一条条挺括的线条仿佛是秋葵的
骨架，倾注了它艰辛成长的足
迹。的确，秋葵在农历二月种下，
历经4个多月的生长期，开花结
籽，长出豆荚，饱满壮实，它经受
住烈日炙烤，在这个热浪滚滚的
夏季真诚地出现在大众的餐桌。

这个夏天，我和父亲聊起了
关于秋葵的那些往事。10岁那
年，我还居住在老家桃园岭的老
屋里，屋前有一块狭小的庄稼
地，我家和三爹家分隔南北，中
间村民要走路，铺陈着一条小小
的卵石子路，老屋南边是我家的
宅基地，父亲利用屋边的一点空
地种起了茄子与豇豆，虽然品种
不多，但混搭着上餐桌，隔三岔
五能满足一家三口的菜蔬需求。

推开老屋后面的木摇门，便
能望见几间低矮平房，与我家相

隔一条宽不足3米的泥石路，一排
垒起的乱石成了前后老屋之间的分
界线。矮平房里居住着一对上了年
纪的老人，是和洲伯伯与仁娣婶
婶，他们夫妻俩除了在畈里干些农
活外，还把房前屋后的宅基地整理
得干干净净，种下许多当季时令菜
蔬，秋葵便是其中之一。和洲伯抡
锄整地，种植培土，浇水施肥，看
着菜蔬一天天茂盛起来，到了收获
的季节，仁娣婶会早早起床去采摘
些蔬菜。

一个清亮亮的早晨，仁娣婶在
我家后门喊我母亲的名字，她双手
捧着一捧绿油油的豆荚要送给我们
吃，说这个叫“泰国豆”的蔬菜是
刚上市的新品种，尝尝鲜。父亲将
仁娣婶给我们的泰国豆切成片，它
的横切面呈梅花状，豆肚里冒出一
粒粒白色圆珠，染着透明的粘液，
丝丝缕缕连在一起，仿佛不愿分离
似的。父亲没有用辅料作衬，以清

炒的方法做出了这道菜。这是我第
一次吃到所谓的泰国豆。味蕾的记
忆里是鲜美，这个鲜既不是来自味
精的辅助，也不是来自爆炒做法的
技巧，而是它自然自带的清香四溢
的鲜味。

后来，父亲也试种起了泰国
豆。他把豆荚晒干，取出豆肚里的
白籽，在老屋旁开辟了一垄长约2
米的地，在春雨绵绵的二月播种，
之后慢慢地长出了绿芽，充满希望
的生命力在蓬勃，圆圆的籽粒在土
壤里孕育。陌生的种子在陌生的土
地里也能扎根生存，我想，它有一
份随遇而安的淡然。眼
看它长出手掌般的叶
子，开出喇叭形的黄
花，低垂着一个个如同
拇指大小的嫩绿豆荚，
抵挡着烈日考验和风雨
吹打，终于长成喜人的
样子。泰国豆产量高，

就这样短短的一垄地，约十几株，
就能每星期吃上几回。

有一次在亲戚聚餐时，我获知
这泰国豆的另一种身份叫“秋
葵”，从此，我对它有了新的认
识。秋葵，它不是应季而名，也不
与“姓氏”有关，它生长在夏季或
秋季，结豆荚和采摘期较长，要是
土壤肥力足，可以生长至霜降时
节。听父亲说，除外表绿色的秋葵
外，还有一种黄秋葵，它以直立方
式生长在枝干丫杈，饱满粗壮，通
体泛黄，与绿色的秋葵相比，个头
相差悬殊。

父亲不断更新秋葵的吃法，或
与肉片清炒放上辣椒也是一道美味
的菜肴，或切片与打碎的鸡蛋一起
做成汤，口感清爽滑溜。如今，秋
葵已穿上了华丽的新装，化身出现
在一些零食铺里，它们以烘焙或膨
化形式加工成大人小孩嘴里的美味
食宠。

秋 葵

炊烟

其实，那一缕炊烟
每天都会袅袅升起
从清晨到傍晚
氤氲着家的味道
今天，当山花烂漫的时候
升腾的思念已悄然踏上归途

这是家的方向
这是父母的呼唤
在游子的记忆里
当那缕炊烟高过风霜老树
散淡如一朵白云的时候
想家的感觉
就像此刻的山林
浓郁得早已五彩斑斓

山溪

寒鸦已飞离沧桑
青石墙上的老藤再次泛绿
在小桥流水的山边
一棵风霜老树枝繁叶茂
守护着山里人家的纯朴与安宁

桥上响起一个个坚定的足音
流过了一个个踏踏实实的日子
潺潺不息的时光
磨砺着溪石一样质朴的梦想
一道道生活的苦与乐顺流而下
因为平凡如此清澈
就像记忆里父母爽朗的笑声

山瀑

跳动的音符淙淙作响
一曲光阴的故事飞珠溅玉
这是生命在纵情歌唱
哪怕粉身碎骨
也无法阻挡逐梦的激情

不要问我来自何方
大山一样的深情与使命
在百折千挠间竞相奔流
那是晶莹剔透的花朵

绽放在这个美好的日子
我没有磅礴的力量
唯有一往无前的信念

山路

一条山路
走过多少个晨曦和黄昏
无人在意，窗外的绿和云海
让速度定格成一幅流动的画
悬挂在赞叹的目光里
目光里，只有清新的风
像阳光抚摸着山峦和盎然的生机

时间总能改变岁月
一场洗礼多么荡气回肠
想起去年的冷清和无奈
纠结的心事像白云飘过
一切都随着季节的脚步
回到最初模样的时刻
一条山路
走来的每个晨曦和黄昏
依然是不变的绿和云海

竹林

绿浪摇曳
凉爽与清亮一起涌动
那个漩涡是拔节的声音
一声声拍打着老屋的宁静
倚靠在温润的时光边
被阳光照亮的诗意
渗透与弥漫在竹海深处
浸润和安妥着一座山的灵魂

舒展的清澈
矗立的高洁
当所有的向往离开蓬勃的生长
有谁还会在乎遥远的记忆
让我们靠近这间朴实的老屋
靠近风的叮咛
靠近父母期待的眼神
绿浪摇曳
在习习凉风中蓦然回首
走出大山的那一刻
那片竹林依然苍翠如海

山乡吟

人一旦远离故乡，内心便生出
几多念想，每当夜深人静、触景生
情之际，那缕缕乡愁就会漫上心
头，浮现脑海，使人“剪不断，理
还乱”。我自青春年代离开了“溪
声长在耳，山色不离门”的故乡，
这么多年来最怀念的是与父亲、母
亲曾经一起生活的旧时光，而最难
忘的却是老家门前那条潺潺流淌的
小溪。

故乡的小溪，清清的，浅浅
的，自“三湾丘”水库蜿蜒而来，
一路汇合了其他几处田间细流，沿
着曲折的山麓逶迤而去。水流时急
时缓，急时如孩童欢笑，缓时若嫠
妇呜咽。溪道有宽有窄，宽处能容
三头水牛洗澡，窄处一步可跨越。
水最深也只没过大人的膝盖，浅处
仅淹至脚踝。溪水流经村庄，外侧
砌起一米多高的石埠，埠面是供人
行走的石板路，两边是石墙泥瓦的
民居，炊烟袅袅，风光秀美。溪水
绕出村庄，直泻落入峭壁深谷，急
匆匆汇入山脚下的晓鹿大溪。

溪流常年清澄秀澈，波光粼
粼，只有雨季才会怒濑滔滔，难得
迸出一股彪悍的气势。溪底多为沙
石，清晰可见灵敏的小鱼、闪溜的
泥鳅、蹿跃的石蛙、匍匐的山蟹和
探头探脑的黄鳝。

溪水清洌甘甜，冬暖夏凉，极
寒天气会结冰。听母亲说我出生那
年冬天，小溪被厚厚的冰雪封冻，
她为给我洗尿布，用棒槌敲开冰窟
窿，边搓边呵手，手指冻得又僵又
麻，回屋一烤火，痛得像被砍断一
样。这便是小溪在我脑海里烙下的
最早印记。

童年时代，小溪带给我无限美
好的乐趣。时常约上伙伴，带了筲
箕下水兜泥鳅和小鱼，烧弯缝衣
针，扎上线串上蚯蚓钓黄鳝，捕来
的泥鳅、小鱼、黄鳝皆喂鸡鸭，养
壮了鸡鸭，年终可以顺理成章啃大
肥腿。到了夏天，几乎整日和小伙
伴们泡在溪里嬉闹，或捧着裸露的
岩石双脚打鼓一样弹水，或捏着鼻
子钻入水底观看斑斓的沙石，或手
指伸进石罅摸鱼、逮蟹，或分成两
派畅畅快快打一场水仗……

低矮的溪埠头更是妇女们的
“闹热场”，几乎每天早、中、晚三

个时段，喧闹地传来棒槌此起彼落的
敲击声和刷锅、洗碗、磨刀、淘米的
交响，夹杂着婆婆妈妈们叽叽喳喳
的戏谑笑骂，组成了山村一道鲜活
的风景。我母亲早先也是这群溪边

“嘻哈族”中的一员，后来变得不大
说话了。连昔日爱高谈阔论的父亲
也郁郁寡欢起来。这一切，全因我的
缘故。

我中学毕业后，没有像伙伴们那
样背上行囊，外出闯荡，而是选择居
家自学，整天蛰居阁楼，晨昏苦读，
梦想通过提升文化知识来改变未来的
人生路。但在当时的农村，我的举动
无疑是“离经叛道”，被认为不务正
业。父亲、母亲因此觉得自己抬不起
头来。

在那段“凄风苦雨”的日子里，
我既要忍受外界的闲言碎语，又要面
对家里死气沉沉的气氛，有时学习至
深夜，隔壁传来父亲的叹息和母亲的
咳嗽，内心犹如锥刺一般难受。同时
也为自己不能回馈家庭而自责。记得
每当学习至深夜，眼睛干涩了，脑袋
昏胀了，神思倦竭了，我便步出阳
台，凭眺漆黑的山野，或下楼踱出屋
门，观览月色。在天地阒寂、万籁俱
静中，唯有门前的小溪不知疲倦地浅
吟低唱。那“淙淙鸣玉晚溪声”，宛
若曼妙的琴声，给予我心灵的抚慰。
溪声时而嚯嚯然如老者爽朗豁达的
笑，时而涓涓地似热恋情侣在浪漫甜
蜜地互诉衷肠，时而又咣咣地像知己
好友发出孜孜勉励。尤其大雨过后，
溪流暴涨，水势汹涌，爆发出“轰隆
轰隆”沉闷的声响，仿佛奋进的鼓，
轰鸣的雷，奔腾的火车，让人不由精
神振奋。记不清多少次，我独立夤
夜，仰望星空，静静聆听小溪的奏
鸣，口里念诵着壮怀激烈的古诗句，
一颗骚动的心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向远
方。

有道是“知识改变命运，奋斗成
就未来”，几年的勤学苦读和奋力拼
搏，终于换来理想的实现。如今我
早已告别故乡山水，移居城市工
作，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时过境
迁、往事如烟，故乡在我的记忆里
渐渐变得抽象而迷离起来，唯有故
乡那条清韵灵动的小溪，依然汩汩淌
在心底，响在梦里，成为一抹难以忘
怀的乡愁！

故乡的小溪

□陆程科

随随

笔笔

□赵解放

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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